
苏公台鉴：

晚辈梅权，是九百多年后仰慕您的忠实粉丝。我

出生在徐州———这片您曾经履职耕耘过的土地，退

休之后，在老年大学研习诗词，浸染笔墨。

您还记得徐州城南、云龙山脚下，那片洪涝频发

的低洼地吗？如今此地已是一汪碧水，烟波浩渺，这

便是今日的云龙湖。苏公，请允许我不揣冒昧，向您

慢慢诉说，昔日的低洼之地，如何历经岁月涤荡，蝶

变为这座城市的山水名片。

您莅任之前，云龙湖的前身三面环山，地势低

洼，形如簸箕，故土百姓呼之为“簸箕洼”。每逢雨

季，城南诸峰的山洪奔泻，尽数汇注于此，积水宣泄

无门，遂成一片涝洼沼泽。逢滂沱之期，则汪洋漫溢，

侵扰接壤田舍；及至久旱，湖床裸露，又化作阡陌农

田，本是一处“雨成湖、旱成田”的天然洼泽，并无稳

定成形的湖面。

北宋熙宁十年，您赴徐出任知州，昔时这片低洼

之地被称作“尔家川”。守城抗洪事毕，您巡察城郊

山水，望着这片依山近城的洼地，难掩喜色，心中生

出一番构想：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

湖，徐州俨若杭州。

奈何您任职彭城仅两年，朝廷一纸调令，改任湖

州知州，匆匆离去。这份疏浚扩湖的心愿，终究止步

于构想，未能付诸动工，成为您留在斯地的一桩千古

遗憾。后世徐州百姓感念您留下的功德，民间又称此

处为“苏伯湖”。

数百年光阴倏忽而过，时光流转到明万历十八

年。黄河泛滥，徐州城内积水经年不退，朝野甚至出

现了迁城避水的议论。危急时刻，河道总督潘季驯奉

命前来处置水患。他亲临各处实地勘察，奏请开浚支

河，也就是后世的奎河，城南一带的积水得以借奎河

向外疏浚。彼时，以排涝减灾为要务，并未着手对尔家川进行规划治

理，此地依旧是一片沼泽洼地。因为湖水泛滥无常，百姓雕刻石狗立

于湖畔，寄托镇水安澜的祈愿。“石狗湖”之名由此流传，此后四百余

年，民间一直沿用此称。

有清一代，黄河多次决口，洪水时常灌入石狗湖。官府大多只是修

补湖堤、抵御黄水侵袭，始终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拓湖工程。石狗湖依

旧是那片随雨水消长的洼地，您当年的湖山遐想，只能在岁月之中悄

然搁置，静待您圆梦的那一天。

沧海沉浮，世事更迭，您未曾实现的心愿，终于在当代迎来了圆梦

之时。1958年秋，徐州开启石狗湖治理工程。当年并无大型工程机械，

数万军民肩挑手推，我的外公和父亲，亦曾投身于这场工程建设。众

人清淤浚深，终于修筑起绵延四千余米的拦水大坝，即“八一大堤”。

原本飘忽不定的洼地，被堤坝圈锁成一汪澄澈恒定的大湖，兼具蓄

洪、灌溉之利，千年水患就此化作造福百姓的民生水利。

因毗邻云龙山，1960年工程告竣后，此地正式定名云龙湖，一直

沿用至今。旧称石狗湖渐渐淡出官方记载，只留存于彭城父老的记忆

之中。此后数十年，历经退渔还湖、生态修复，环湖景致不断得到完

善。1994年，云龙湖与杭州西湖结为姊妹湖，您九百余年前那番“此

湖俨若西湖”的畅想，终于成为真切的现实。2016年，云龙湖风景名

胜区跻身国家 5A级景区行列。

从簸箕洼、尔家川，到民间口口相传的苏伯湖、石狗湖，再到如今

的云龙湖，一湖数名，阅尽近千年岁月，道尽徐州大地的沧桑变迁。

近千载光阴，倏然而逝。您虽远去，但重情重义的徐州百姓始终未

曾忘记您。云龙湖畔筑有苏公塔、苏公岛，岛上建起苏轼纪念馆，您守

御彭城的千秋功绩，被后世代代传颂。您写下的千古名句“曲港跳鱼，

圆荷泻露”，诗词班的学友们，亦时常吟咏。

今日，我们一众同窗，诚邀您共赴云龙湖，一览今时湖山光景。云

龙湖澄波泛影，音乐厅临湖巍然矗立，造型宛若一朵悠然绽放的紫薇

花。飘逸灵动的建筑轮廓倒映在细碎波光之上，与湖光云影相融，显

得沉静雅致。

湖心岛上的水上世界，形似巨鲸，仿佛自澄波中破浪而出。遒劲的

流线型躯体向着湖面舒展，银灰色的轮廓映于粼粼波光之间，新意盎

然，与周遭古雅的湖山相映成趣。

苏公，可惜此番白日游赏，无缘一览云龙湖夜色胜景，亦不能亲睹

以您彭城抗洪往事为蓝本的大型湖岛行浸式实景演出《彭城风华》。

夜幕笼罩云龙湖，游船缓缓航行在寒波之上；巨型水幕光影于湖

面升腾而起，水雾漫溢，淡淡的水汽扑面而来。斑斓光影投射在水幕

与山水之间，将您在徐州抗洪的往事徐徐铺展开来。

夜色里，以奔腾的光影模拟黄河溃堤洪浪，浊涛翻涌，明暗交织，

重现洪水围困彭城的危局。水幕幻化之中，依稀看见您立于城头，过

家门而不入，身先士卒，率领军民冒雨筑堤坝，守卫城池的身影。雄浑

的配乐在湖畔回荡，声声叩击人心。

岸边苏公塔的灯火遥遥相映，湖风掠过，水雾阵阵浮动。周遭游人

屏息凝神，沉浸在近千年往事之中。水与光影交织，特效流转变幻，把

九百多年前惊心动魄的守城一幕，化作眼前风华绝代的视觉盛宴。当

喧嚣渐渐平息，湖面上重归静谧。您那份心系百姓

的担当与赤诚，却久久留在观者心底。

苏公，行走于如今现代与诗意并存的云龙湖

畔，想必您也会心生感慨。于此，还有一件值得骄

傲的事，愿向苏公一叙：2013年，中华诗词学会授

予徐州“中华诗词之市”称号，成为江苏省第三

个获此殊荣的地级市。足见彭城文脉绵延不绝，

薪火相传。

悠悠近千载，诸多故事皆凝缩在云龙湖这方

山水之中。苏公，云龙湖这一汪碧水，既承载着您

未竟的山水梦，也镌刻着一代代彭城儿女与水共

处、改造山河的奋斗印记。湖山相望，涛声不息，您

的情思，终究流淌在今日的湖光山色之间。

湖山依旧，风雅长存。遥敬苏公，顺颂文祺。

岁在丙午桂月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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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徐州的汉文化。
我想写的不是大汉王朝煌煌 400 余年的长度，不是

它“寇可往，我亦可往”的硬度，也不是它“主尊儒术、
统合百家”的软度。
这些，徐州都有。但徐州有的，其他地方却未必有。
说起汉文化，世间目光多在长安、洛阳停留。没人会

想到，徐州会别开生面，以山石为纸，一字一痕，镌刻出
大汉王朝的春秋流转、人间沧桑。
这次“行吟彭城七里”的采风活动，终于让我落下

了笔。答案，要从两千多年前的一群普通人说起。
秦末，大乱。沛县亭长刘邦，带着一群丰沛乡亲豁出

去，经历腥风血雨，打下大汉基业。
江山已定，但根还在故土。
刘邦把最亲的弟弟刘交封为楚王，楚国都彭城，将

故土升格为宗室重镇。此后数百年，一代代楚王驻守徐
州。他们是皇族，也是这片土地的归人。
这是天时，大汉龙兴之地，皇室第一藩国，政治资本

雄厚。徐州地处鲁南丘陵余脉，遍布着质地细腻、硬度
适中的石灰岩，可开凿山体做崖洞墓，也可采石作画像
石的石材，省去了长途运输成本。同时期的长安以及随
后的洛阳，平地居多，木材更易获取，墓葬多用木椁、砖
室，一场战火，抑或一阵风雨，便化为尘土。唯独徐州藏
在山里的陵墓，躲过了战乱，挺过了风雨，经受了盗墓

贼的摧残，守住了当年模样。
我的家乡，这个藏在群山里的村落，曾出产上好的

青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石刻技艺最后的辉煌，
村民八成以上都会石刻手艺，十一二岁的少年仿佛无师
自通，拿起凿子就会凿石。村里满是石磨、石碾、石臼、
石墙、石桥，阳光落下来，石件上泛着湿润的光。这门古
老的技艺是否源于汉代工匠的传承？山前的汴塘，还有
匠人从事石雕，雕石狮、雕石臼、雕石马。有了这些人，
这些古老的技艺也许永远不会消失。
徐州是山城，但同时又属黄淮平原，水土丰饶，盛产

豆麦，蕴藏铁矿，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汉初，楚国奉行休
养生息，迅速成为东部最富庶的诸侯国。
此为地利。
汉人对石头的推崇是有源头的。远古，打猎靠石头，

生火靠石头，防身还是怀里一块温热的石头，人们认为
这世上最硬最扛得住事儿的东西，就是石头，煞气、晦
气碰到它都得绕道，这是灵石崇拜的根。根扎下了，汉
人的石文化就从骨头缝里长出来。
公元前 201 年，刘交受封为第一任楚王，彼时的他

20 岁左右，正是意气风发、志向远大之际。他自幼好读
书，酷爱儒学。此时，他在楚国大兴经学，徐州很快成为
汉初儒学重镇，连空气都弥漫着包容万方的气度。
铁腕立国后的汉家，以孝治天下。孝，生前要侍奉，

死后更要追思。所以，徐州人格外看重两样东西：一是
耕读传家，二是尽孝祭祖。
个体生命是短暂的、脆弱的，起点和终点仿若咫尺。

但在汉人心里，深信天人合一，相信魂魄永续，所以，死
并非终点，不过是天地间的一场更迭罢了。这是一个时
代最虔诚的生命观。那时的人，想法既朴素又虔诚。
所以，生者穷尽一生，为逝者凿石造宅、刻像纪事，

不过是想把写在生命轨迹上的温柔与盛大，永恒留住。
这是人和。
这种风俗在今天如何延续？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

场接着一场告别的过程。不到 20 年时间，我先后经历四
位至亲的离世。与红事相比，乡村最重白事。那些代代
传下来的丧葬礼数，有着严格流程和规矩，我们在大老
执的指挥下，一丝不苟地执行。这还不够，还要配套烧
五七、百天、周年等，才能完成将一个人交接到天上的
所有仪式。
细细追溯，原来汉人那份事死如事生的心思，穿过

岁月风尘，已悄悄散落到寻常百姓的烟火里。
一代代汉人的虔诚信仰和艺术匠人的努力，最终让

汉碑、汉墓、石祠堂、汉画像石四类遗存自成体系，以无
法想象的声势，在鲁南皖北交界处，铸成了一部独一无
二的石上史诗。
徐州幸也，汉人幸也。

石 镌 汉 章 万 古 歌
◎王爱芹

汴泗交汇处，黄河映带流。黄昏，我漫步于徐州故黄
河之畔，仰望黄楼高十丈。黄楼为仿宋重檐歇山楼阁，
名取五行中以土克水之意，静静守着一河流水，看尽城
郭更迭、人间离合。
北宋那场惊心动魄的滔天洪水，如今被封存于徐州

地方志与碑刻文字之中。眼前的故黄河水平如镜、波澜
不惊。古牌坊上“大河前横”匾额赫然高悬，笔墨浑厚。
城池的兴衰，浸润在这百转千回的河水中。岸边棋摊落
子声声，隐约传来琴声和戏腔，伴着游人细碎闲谈，丝
丝缕缕飘上楼台。恍惚中，北宋长风穿越而来。
对黄楼的历史，徐州人都能聊上几句苏轼率众抗洪

旧事；外来游客奔赴这里，多为缅怀苏轼守城安民的功
绩。我循着故黄河的水声，一次次来到黄楼，春日繁花、
烟雨薄雾、深秋凉风，似乎每一回心境都不一样。于我
而言，黄楼不仅仅是徐州的城市地标，其承载的文化记
忆更具有足够的分量。这个黄昏，我在暮色四合里，目
送寻找归巢的倦鸟的翅膀，追念一位故人———秦观。这
座黄楼，是他与苏轼知己之交的开端。
黄楼展厅正中立着一方苏辙《黄楼赋》青石碑。碑

身厚重粗粝，石面布满风化痕迹，碑文斑驳。苏轼在徐
州平息水患后，重修城墙，依五行之理于城东门建起黄
楼。第二年重阳，他邀约众师友登楼唱和。众人凭栏远
眺楚山泗水，一时间诗文焕彩，谱写锦绣华章。彼时秦
观未赴此会，但遵苏轼嘱托，写下《黄楼赋》，盛赞黄楼

雄伟景致，记叙苏轼临危抗洪、护佑百姓的仁政担当。
苏轼评价其兼有屈原、宋玉文采，赋诗答谢。
展厅南侧，一组“黄楼文脉”仿古展屏同列排开，汇

聚苏轼、苏辙、秦观、陈师道的四篇名作。另一面展屏绘
有黄楼形制，赫然印着秦观的名句：“我独不愿万户侯，
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是少时秦观心中纯粹的向往。
正是由于这份最初的赤诚，在此后的人生里，他与苏轼
肝胆相照、患难与共。1078 年春日，29 岁的秦观特地奔
赴徐州，拜见景仰已久的苏轼。二人论诗谈文，苏轼对
这位才子一见如故，恰似金风玉露相逢。
寂静的黄楼展厅里，我听见历史沉重的回响。展框

里陈列着一幅《元祐党籍碑》拓本，“余官”一栏里，秦
观居于首位，字迹泛着清冷。手指欲抚，我想以一丝俗
世暖意，慰藉他短暂悲情的一生。隔着厚厚的玻璃，如
同隔着漫长的岁月，终是无法触及。少年时读秦观词
句，只觉文笔清丽。如今踏遍黄楼，再读他的婉约词作，
方才体悟字里行间的苦楚、才情之下的无尽落寞。
秦观与苏轼相交 20 余年，大半岁月云水相隔。历经

贬谪漂泊，二人暮年远在岭南仓促重逢，百感交集，秦
观提笔写下《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

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

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南迁飞燕，北归鸿雁，道尽乱世飘萍的宿命。不久
后，秦观在北上赴任途中猝然离世。听闻噩耗，苏轼悲
痛难抑，长叹“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泪眼蒙眬中，
他想起那年春天，彭城山下，汴泗水边，杨柳如烟，他和
风华正茂的秦观初次相见，杏花簌簌落满二人肩头……
秦观辞世不过一载，苏轼就病逝于常州藤花旧馆，

一对亦师亦友的北宋文坛双星相继陨落。昔日黄楼之
上，诸贤赋文，各展风华，元祐文脉盛极一时；二人离去
后，苏门四散。“落花流水各西东”，既是知己的悲情骊
歌，也是北宋风雅文脉的无声落幕。
暖橙余晖透过木格窗棂漫进黄楼楼阁，浮起那些旧

日时光。秦观与苏轼的深厚情谊，面对宿命的无力之
感，在这阕《江城子》里渐渐鲜活起来。自徐州杏花初
见起，二十载相知从未更改，二人结下的这份知己缘
分，终究抵不住世事洪流。
暮色渐渐淹没故黄河，千年前的文风浩荡而来：“太

守苏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又因修
缮其城，作黄楼于东门之上。以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
黄，故取名焉。楼成，使客高邮秦观赋之……”
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黄楼，承托先民

抵御洪水的生存记忆，留存北宋文人酬唱往来的璀璨文
脉，更沉淀秦观与苏轼跨越半生、满是相思之憾的金石
情谊。故黄河畔草木四时枯荣，飞燕鸿雁岁岁往返，那
场相逢与离散的怅惘，长久弥漫于这山河岁月中。

南 来 飞 燕 北 归 鸿
◎武亚中

深秋，长天澄澈如洗，风带着秋日的微凉，轻轻拂过
彭城街巷。草木褪去夏日的苍翠与繁盛，天地间多了几
分清朗与宁静，最动人的秋意，便藏在一缕缕随风流
转、漫溢四方的桂香之中。
不必刻意寻访，金桂的香气已铺满全城。清晨开窗，

甜润幽香随风入户；沿街漫步，暗香不时闯入怀中；走
进云龙湖景区，桂香便愈发醇厚绵长。一日午后，我沿
着云龙湖堤岸缓缓漫步，湖水轻漾，草木沉静，光影温
柔，秋风轻轻掠过脸颊，带来丝丝凉爽和惬意。忽然，一
缕清润甘甜的香气随风而至，漫入鼻尖。这香气清雅脱
俗，不浓烈刺鼻，不浮夸甜腻，丝丝缕缕、幽远绵长，瞬
间涤荡了心底的浮躁。我不由得驻足停留，循着这一缕
暗香，缓缓探寻秋光深处芬芳的源头。
目光穿过错落的树影，几株桂花树静静伫立在不

远处。满树枝叶繁茂苍翠，层层叠叠的碧叶厚实鲜亮，
在微凉的秋风中轻轻摇曳，生机盎然。细碎的桂花隐
匿在浓密的枝叶之间，不张扬、不夺目，若不细看，极

易被葱茏绿意掩藏。小巧的花朵玲珑精致，四片花瓣
薄软温润，紧紧簇拥成团，星星点点地缀满枝头。淡雅
的嫩黄、温润的金橙，浅浅晕开秋日最温柔的色调，似
碎金落满青枝，朴素清丽，落落大方，自有一番清雅姿
态。我快步来到桂花树下，轻抚枝叶，嗅着花香，馥郁
的桂香氤氲周身，浸润胸膛，我完全沉醉在这秋日独
有的香气之中……
从古至今，桂花便是文人墨客钟爱的秋日灵韵，

承载着千年诗意与美好期许。在古老的神话传说里，
月宫玉树常青、桂影婆娑、岁岁盛放，由此衍生出“蟾
宫折桂”的绝美寓意。桂树凌霄而立、芳华独绽，象征
着勤勉求索、前程高远，寄托了世人对理想与未来的
美好期许，让这小小繁花多了一层厚重的文化底蕴。
历代诗人亦为桂香落笔留章，王维笔下 “人闲桂花
落，夜静春山空”，以极简笔墨写尽桂花静默悠然、随
香而落的空灵意境，寥寥数字，便让桂花的恬淡与安
然跃然纸上。

桂花最动人的风骨，便是不争不抢、甘于沉静。春日
桃李灼灼，争艳枝头，博取世人目光；夏日荷莲亭亭，独
占芳华，惊艳人间烟火。唯有桂花，避开四时繁花的喧
嚣，选择在秋风疏朗的清秋悄然绽放。它从不刻意攀附
风光，不与百花争名逐艳，隐于枝叶、安于平凡，以淡泊
为姿，以沉静为性，在清冷秋光里默默吐露芬芳，温柔
地装点着朗朗秋日。
平凡细碎的花朵之下，是最无私赤诚的品性。桂

花浑身是宝，尽数馈赠人间。清甜绵长的花香漫遍街
巷庭园，净化风尘、抚慰人心，让清冷秋日满含温柔
暖意；新鲜桂花可制成软糯香甜的桂花糕，可冲泡醇
香四溢的桂花茶，可酝酿温润绵长的桂花酒，为人间
平添独属于秋日的烟火风味。除此之外，桂花亦可入
药，温润滋养、安神静心，默默守护人间安康。它渺小
却赤诚，平凡却坦荡，倾尽所有，不求赞誉，默默奉
献，温柔世间。
纵观四时繁花，牡丹华贵却张扬，秋菊清寒却孤峭，

桃李明艳却短暂。诸多花卉皆以姿容夺人，芳华转瞬便
归于沉寂。唯独桂花，褪去浮华、沉淀本心，无艳色惑
人，无娇姿夺目，仅凭一身清香、一腔赤诚、一身风骨，
在清秋独领风华，让整座城沉醉在桂香里。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鹧鸪天·桂花》中赞道：“暗

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
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
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细细品读，方才读懂词
人偏爱桂花的深意。真正的风雅，从不在明艳的外表，
而是内在的风骨。
桂花藏于枝叶，风骨存于本心。它淡泊宁静、清雅

自持，默默绽放、无私奉献，于平凡中藏大美，于静默
中见风骨。秋光万里，长空寥廓，一缕桂香漫过街巷，
染透整个清秋。这般温润高洁的品格，便是当之无愧
的花中一流。

一 城 桂 香 染 清 秋
◎段邦芹


